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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宋哲宗及徽宗时期黄庭坚的重阳簪菊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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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 要］宋哲宗亲政后，黄庭坚虽仕途坎坷，却始终保持着风流洒脱的人生心态。这种对待世事的

态度不仅在其赠弟重阳簪菊词中有所体现，更表现在山谷众多簪菊词所用典故中。菊是黄庭坚傲

岸品格的表征，重阳簪菊词亦展示出其达观知命的襟怀，在宋代众多簪花词中拔萃轶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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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庭坚( 1045 － 1105) 一生仕途起伏。宋英宗治平四年( 1067) ，23 岁的他考中进士，得授官职，先后担任
县尉、国子监教授、吉州太和县等职。元丰八年( 1085) ，宋神宗去世，哲宗即位，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。元
祐更化，反变法之人陆续被启用，政局发生重大转变，黄庭坚随之迎来仕途的辉煌。元祐元年( 1086) ，其以秘
书省教书郎召入馆阁，参与校定《资治通鉴》。后任《神宗实录》检讨官，加集贤校理，升起居舍人、秘书丞、兼
国史编修官。虽然此时党派纷争仍十分激烈，但黄庭坚始终保持淡薄超脱的心态。绍圣元年( 1094) ，哲宗亲
政，新党得势，黄庭坚遭贬四川涪州别驾，先后被安置在黔州、戎州。徽宗即位，其又被任命为舒州知州、吏部
员外郎，均未到任。崇宁元年( 1102) 六月知安徽太平州，九日而罢，流寓荆州、鄂州一带。崇宁二年( 1103 ) ，
以“幸灾谤国”罪名被除名，流放广西宜州编管。崇宁四年( 1105) 九月三十日死于贬所，终年 61 岁。
绍圣元年( 1094) 后，黄庭坚屡遭谪迁，历经人生种种坎坷，却始终风流自适。哲宗、徽宗时期数量颇多的

重阳簪菊词，展示出山谷傲岸的品格与达观的心态。
一、黄庭坚赠弟重阳簪菊词
绍圣三年( 1096) 重九，黄庭坚作《清平乐·示知命》: “乍晴秋好。黄菊欹乌帽。不见清谈人绝倒。更忆

添丁小小。 蜀娘漫点花酥。酒槽空滴真珠。兄弟四人别住，他年同插茱萸。”［1］186

“知命”，即黄庭坚之弟黄叔达。绍圣二年( 1095) ，山谷被贬黔州。此年秋，“其弟知命自芜湖登舟，携一
妾，一子，及山谷之子相，并其所生母俱来。知命中道生一女，又与其从兄嗣直会于夔州”; 三年( 1096) “五月
六日，抵黔南”［2］23。叔达携家及庭坚子历尽坎坷，从芜湖至黔南与庭坚会面。此年重九，庭坚当与知命一起
度过，词中“乍晴秋好”“蜀娘点酥”“酒槽滴真珠”等表达，展示出其逆境中却适然之心情。
元符元年( 1098) ，黄庭坚被朝廷以“回避亲嫌”之名由黔州迁至戎州，在戎州城南租寓所一间，名曰“任运

堂”。其《任运堂铭》曰:“或见僦居之小堂名任运，恐好事者或以借口。余曰: 腾腾和尚歌云:‘今日任运腾腾，
明日腾腾任运。’堂盖取诸此。余已身如槁木，心如死灰，但不除须发、一无能老比丘，尚不可邪?”《全宋文》卷
二三一五载其《书韩愈送孟郊序赠张大同》谈到此时生活之况: “寓舍在城南屠儿村侧，蓬藋拄宇，鼪鼯同径，
然颇为诸少年以文章翰墨见强，尚有中州时举子习气未除耳。至于风日晴暖，策杖扶蹇蹶，雍容林丘之下，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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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白石之间，老子于诸公亦有一日之长。”［3］327黄庭坚生活艰苦，但颇为地方文人仰慕，青年学子亦向之求教。
黄庭坚虽担心自身获罪连累近己诸人，却仍愿结交朋友、奖掖后进，颇有江西豪士之风。其时，黄庭坚创作了
多篇和黄叔达的簪菊之作。
元符二年( 1099) 重阳节前后，黄庭坚作《南乡子·今年重九，知命已向成都，感之，次韵》:“招唤欲千回。

暂得尊前笑口开。万水千山还么去，悠哉。酒面黄花欲醉谁。 顾影又徘徊。立到斜风细雨吹。见我未衰
容易去，还来。不道年年即渐衰。”［1］128展示出万水千山若等闲的襟怀。黄庭坚另有一首《南乡子》仍次黄叔
达韵:“未报贾船回。三径荒锄菊卧开。想得邻船霜笛罢，沾衣。不为涪翁更为谁。 风力袅萸枝。酒面
红鳞惬细吹。莫笑插花和事老，摧颓。却向人间耐盛衰。”［1］129同样表现出三径就荒、松菊犹存的气韵。
元符二年( 199) ，黄庭坚又作《谒金门·戏赠知命》:“山又水。行尽吴头楚尾。兄弟灯前家万里。相看如

梦寐。 君似成蹊桃李。入我草堂松桂。莫厌岁寒无气味。余生今已矣。”［1］192离家万里，浮生若梦，纵然
“余生今已矣”，“君”却如成蹊之桃李，“我”仍具松桂之骨力。词中纵有韶华逝去的怅惘，亦有一种“乐夫天
命复奚疑”的达观。此年知命从黔南归江南，卒于荆州途中。《山谷题跋》卷六《题知命弟书后》言知命乃“江
西豪士也……作小诗乐府，清丽可爱，读书不多，亦会古人意。年不能五十，遂以盖棺”［4］56。委实令人叹息!
二、黄庭坚重阳簪菊词中的典故
黄庭坚赠弟的簪菊词不仅传达出兄弟间的浓情，更展示出山谷淡薄旷达的风度。此种气宇在山谷其他簪

菊词作中亦有呈现，集中体现于词内所用典故中。
绍圣四年( 1097) 重阳，黄庭坚谪居黔州。地方官吏仰其文名与品节，对之照拂有加。新为黔守的高左藏

邀其参加重阳聚会，黄庭坚次高韵，作《定风波》:“自断此生休问天。白头波上泛孤船。老去文章无气味。惟
悴。不堪驱使菊花前。 闻道使君携将吏。高会。参军吹帽晚风颠。千骑插花秋色暮。归去。翠娥扶入
醉时肩。”［1］87词中使用“龙山落帽”之典，传达出一种风吹浪打皆似闲庭信步的心态。《晋书》载，孟嘉曾为桓
温参军，颇为温看重。重九之日，桓温龙山宴集，众僚佐皆至，有风吹落孟嘉之帽，嘉却未察觉。温令左右之人
勿言此事以观嘉之举止。“嘉良久如厕，温令取还之，命孙盛作文嘲嘉，著嘉坐处。嘉还见，即答之，其文甚
美，四坐嗟叹”［5］2580。孟嘉之举展示出处乱不惊的恢弘气度。桓温席上的“僚佐毕集”与山谷词中的“使君高
会”皆是宾朋满座，“千骑插花”的风流潇洒亦是“龙山落帽”风仪之延续。词中传达出黄庭坚翠娥扶肩的风流
与追慕古人的旷达。黄庭坚钦仰孟嘉的儒雅倜傥，甚喜“龙山落帽”之典。元符二年( 1099) ，山谷所作《鹧鸪
天》仍用此典:“寒雁初来秋影寒。霜林风过叶声干。龙山落帽千年事，我对西风犹整冠。 兰委佩，菊堪

餐。人情时事半悲欢。但将酩酊酬佳节，更把茱萸仔细看。”［1］140佩兰餐菊，对风整冠，此等高洁与洒脱确似孟
嘉之气度翩翩。
绍圣四年( 1097) 重阳，山谷在黔南，处摩围之下，作《定风波》: “万里黔中一漏天。屋居终日似乘船。及

至重阳天也霁。催醉。鬼门关外蜀江前。 莫笑老翁犹气岸。君看。几人黄菊上华颠。戏马台南追两谢。
驰射。风流犹拍古人肩。”［1］87词中使用“台南戏马”的典故。戏马台，乃项羽定都彭城后为观将士驰马操练所
筑。唐李善注《昭明文选》引萧子显《齐书》曰: “宋武帝为宋公，在彭城，九月九日，出项羽戏马台射，其后相
承，以为旧准。”东晋安帝义熙年间尚书令孔靖归隐之时，刘裕曾于重阳节在戏马台为之设宴饯行，群僚赋诗
唱和。谢瞻和谢灵运各作一首《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》，传达赞美与惜别之意。山谷词中的“戏马台南
追两谢”“风流犹拍古人肩”，展示出其笑对逆境的轩昂气宇。
崇宁二年( 1103) ，蔡京等人加大对旧党中人的打压力度，不仅下诏销毁黄庭坚文集，还将其名刻于“元祐

奸党碑”。其后黄庭坚被遣送宜州，但其在宜州为官府倾轧，不得住城中、不可租民宅、不许住寺院，只能栖身
于破旧废弃的戍楼中。崇宁四年( 1105) ，黄在宜州作《南乡子·重阳日宜州城楼宴集即席作》:“诸将说封侯。
短笛长歌独倚楼。万事尽随风雨去，休休。戏马台南金络头。 催酒莫迟留。酒味今秋似去秋。花向老人
头上笑，羞羞。白发簪花不解愁。”［1］132词中再用“台南戏马”之典。作此词时，黄庭坚即将走到人生尽头，然
风流气骨犹在。佚名《道山清话》言:“山谷之在宜也，其年乙酉，即崇宁四年也。重九日，登郡城之楼，听边人
相语:‘今岁当鏖战取封侯。’因作小词云:‘诸将说封侯( 略) 。’倚栏高歌，若不能堪者。是月三十日，果不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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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寥自言亲见之。”“万事尽随风雨去，休休”，传达着山谷看透人生后的平静与豁达。
黄庭坚另有《清平乐》言:“休推小户。看即风光暮。萸粉菊英浮碗醑。报答风光有处。 几回笑口能

开。少年不肯重来。借问牛山戏马，今为谁姓池台。”［1］184《晏子春秋》记景公游于牛山，北临其国城而流涕
曰:“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?”《韩诗外传》载: “齐景公游于牛山之上，而北望齐，曰: ‘美哉国乎! 郁郁泰山!
使古而无死者，则寡人将去此而何之!’俯而泣沾襟。”牛山因景公之涕泣而充满感伤色彩，山谷此词却以戏马
牛山之风流，一扫沉郁之气，疏阔之心胸在字里行间得以显现。
三、黄庭坚创作簪菊词之因由
黄庭坚作簪菊词与宋人的喜好有关。宋人爱簪花，其动因既有朝廷的提倡，亦有民间的追随。《宋史》

载，“酒五行，预宴官并兴，就次赐花有差，少顷，戴花毕，与宴官诣望阀位立，谢花，再拜讫”［6］2695。欧阳修《洛
阳牡丹记》言:“洛阳之俗，大抵好花。春初，城中无贵贱，皆插花，虽负担者亦然”。邵伯温《邵氏闻见录》卷十
七《簪花》亦记，洛中人“抵暮游花市，以筠笼卖花，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”［7］186。
宋人簪花种类繁多，因而有诸多与簪花有关的诗作传世。如王禹偁《杏花》:“争戴满头红烂漫，至今犹杂

桂枝香”; 苏轼《李钤辖坐上分题戴花》:“绿珠吹笛何时见，欲把斜红插皂罗”; 杨万里“牡丹芍药蔷薇朵，都向
千官帽上开”。而黄庭坚对菊情有独钟，如《鹧鸪天》: “节去蜂愁蝶不知。晓庭环绕折残枝。自然今日人心
别，未必秋香一夜衰。 无闲事，即芳期。菊花须插满头归。宜将酩酊酬佳节，不用登临送落晖”［1］146;《清
平乐》:“舞鬟娟好。白发黄花帽。醉任旁观嘲潦倒。扶老偏宜年小。 舞回脸玉胸酥。缠头一斛明珠。
日日梁州薄媚，年年金菊茱萸”［1］185。
《艺文类聚》言菊有五美:“圆花高悬，准天极也; 纯黄不杂，后土色也; 早植晚登，君子德也; 冒霜吐颖，象
劲直也; 流中轻体，神仙食也。”菊花傲冷，独有芳菲，自古即为文人墨客所钟爱。《离骚》云:“朝饮木兰之坠露
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; 魏文帝曹丕《与钟繇九日送菊书》言:“群木百草无有射地而生。惟芳菊纷然独荣，非夫
含乾坤之纯和，体芬芳之淑气，孰能如此”［8］269 ; 钟会《菊花赋》曰: “何秋菊之可奇兮，独华茂乎凝霜。挺葳蕤
于苍春兮，表壮观乎金商”［9］635 ; 陶渊明《九日闲居·并序》更言: “余闲居，爱重九之名。秋菊盈园，而持醪靡
由，空服其华，寄怀于言。”菊之气度风骨与身处冷境却从容自若的黄庭坚相合，当是山谷喜菊的重要原因。
所以无论是“黄菊满东篱。与客携壶上翠微”“浊酒黄花，画檐十日无秋燕”，还是“黄花当户。已觉秋容暮”
“萸粉菊英浮碗醑。报答风光有处”，皆展示出山谷傲岸之气骨与自适之心境。
逆境中的黄庭坚喜追忆少年时光，但非惆怅与伤感，而是豁达与豪爽。故沈际飞《草堂诗余》言: “山谷

‘白发簪花不解愁’……，自叹自乐，善于处老。”作于元符二年( 1099) 重阳的《鹧鸪天·坐中有眉山隐客史应
之和前韵，即席答之》言:“黄菊枝头破晓寒，人生莫放酒杯干。风前横笛斜吹雨，醉里簪花倒著冠。 身健

在，且加餐。舞裙歌板尽清欢。黄花白发相牵挽，付与时人冷眼看。”［1］142黄苏《蓼园词选》评: “曰‘破寒’，更
写得菊精神出。曰‘斜吹雨’、‘倒著冠’，则有傲傲不平气在。末二句，尤有牢骚。然自清迥独出，骨力不
凡。”［10］36此一评价切中肯綮，纵然风流的年少时光已逝，纵然生活中有种种磨难，但黄庭坚依然热爱生活，依
然追求美好的事物，俊逸洒脱，气定神闲。数量颇多的重阳簪菊词，即是此种心境之展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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